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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去踢世界杯
实习生 陈倩儿 本报记者 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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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男人，穿着统一的队服，在一块水
泥场地上来回奔跑、接球、射门……5月3日
晚， 在香港深水■街心公园的一块小型球
场里， 一支足球队正在认真地训练。4盏照
明灯的强光照射下， 可以清晰地看见球员
们脸上的汗水。

场边，除了球队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一
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多是些“居住”在公园里
的流浪汉，他们的“居所”，是球场的塑料椅
子、花园里的凉亭，或是某个幽暗的角落。

对于场上的球员们来说， 这样的生活
环境并不陌生。不久前，因为失业、赌博、吸
毒等种种原因， 他们也曾过着无家可归的
流浪生活。

但一个多月前，经过层层选拔，这14名
球员从10支由流浪汉组成的球队中脱颖而
出，成为现在这支球队的候选球员。他们即
将代表香港，去参加今年8月在法国巴黎举
办的 “流浪汉世界杯 ” （Homeless World
Cup，直译为无家者世界杯 ）。这是一项专
门为流浪汉举办的每年一度的世界性足球

比赛，至今已有8届历史，香港也已6次派队
参赛。

为了实现 “代表香港踢世界杯” 的梦
想，场上的14名球员正奋力奔跑。看着他们
的身影，场边的社工吴卫东总会想起6年前
的那个夏天。

2005年， 第一支代表香港参加世界杯
比赛的流浪汉球队， 也同样在这块场地上
训练。那是一支叫“曙光”的球队，当年38岁
的吴卫东，是那支球队的创办者。

在一年的时间里，吴卫东从零开始，为
球队找到了合适的球员、教练和资金，并克
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冷遇与阻挠， 最终把这
群一度被社会遗弃的流浪汉， 送到了苏格
兰， 与来自全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的流浪
汉们同场竞技。

“看着这些在人生路上跌倒的流浪汉，
在足球场上重新开始他们的奔跑， 是我最
享受的事情。”吴卫东说，“他们的故事告诉
每一个人，不要放弃，你们都可以实现自己
的梦想。”

第一届流浪汉世界杯后，
65%的球员重新投入了正常人
的生活

2004年7月26日早上，吴卫东照常走进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开始一天的忙碌。这是
一个由8名社工组成的民间组织，他们的服
务对象，是流浪汉、孤寡老人、精神病患者
等弱势群体。

吴卫东一边接听此起彼伏的电话，一
边接待那些前来求助的流浪汉们， 为他们
提供免费的衣服、被子、方便面，帮助他们
申请补助和就业机会。在这个岗位上，他工
作了14年，早已驾轻就熟。

忙碌过后，吴卫东停下来喘口气，随手
翻开了当天的《明报》。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从这一刻起，包括
他在内的许多人的生活， 开始发生巨大的
改变。

那天的《明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新
闻：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二届流
浪汉世界杯， 参赛的是来自全球26个国家
和地区的流浪汉所组成的足球队。 这项赛
事的目的， 是通过足球来改变流浪汉的生
活。

新闻里还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根据
第一届流浪汉世界杯赛后半年的统计 ，
65%的球员在比赛后，重新投入了“正常人
的生活”。

如何重建流浪汉的自信与希望？ 这也
正是吴卫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多年的
社工工作中，他所见过的流浪汉，人生多是
由“一个又一个失败组成”。他们“对自己的
前途没有任何想法”， 许多人的人生规划，
仅仅是停留在“今晚有没有饭吃”。

吴卫东认定， 这项国际赛事或许能解
开锁在流浪汉心上的死结。于是，他马上向
机构的主任申请，组建一支流浪汉足球队，
参加2005年7月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世
界杯。

“我们全力支持你，但每一分钱你都得
自己去筹。”主任回复他。

吴卫东平日里也喜欢踢球， 他盘算了
一下，在香港搞个足球队似乎不难，街边小
型足球场都是免费的，而且在他身边，有一
个“再适合不过”的教练人选。

这个人叫周昌华， 曾是香港一支甲组
足球队的职业球员。 年轻时的周昌华是个
酒鬼，每天喝得烂醉，总是缺席球队的训练
和比赛。1993年，合约期满后，没有哪支球
队再敢收容他。

吴卫东与周昌华的相识，是在慈善机构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一间免费宿舍里。当时
的周昌华欠了一身赌债，几乎走投无路。

在吴卫东的帮助下，周昌华逐渐走上
了正轨。他找到了一份货车司机的职业，开
始自谋生路。从那时起，每周总有一两个晚
上，当吴卫东去拜访那些流浪汉时，周昌华
就用货车送他。

“有阿昌在，还怕球队搞不起来？”吴卫
东想着，拨通了周昌华的电话。

希望这支球队，能为这些
身处黑暗的人带来一些光亮

电话里， 周昌华结结实实地给吴卫东
泼了一盆冷水。

“你疯了吧？”周昌华回忆，他在电话里
“很想把阿东骂醒”。“第一，你能筹到钱吗？
第二，那些睡大街的会理睬你吗？是，他们
个个都喜欢球，不过是赌球！”

但吴卫东还是在电话里说服了他的搭

档：“你就算帮我个忙吧。如果失败了，都算
在我的头上。”

吴卫东先以“足球治疗”的名义，向所
在地深水 步区议会申请了3万港币。2004年
10月，拨款下来了，不过只有7800港币。

周昌华抱怨个不停， 但吴卫东却很淡
定：“这些钱足够先在本地搞几次球赛了，
可以租到草地大球场，买到足球、水，请到

裁判……至于能不能去世界杯， 一步步来
吧。”

大街上，天桥底下，足球场里，两个男
人开始四处派发做好的宣传海报。 海报还
贴进了几个专门收容流浪汉的免费宿舍。
海报极其简陋， 最大的卖点， 是用大字写
着———“去苏格兰踢世界杯”。

“阿东，你有钱带我们去苏格兰？”这是
许多流浪汉看到海报后的第一个问题。吴
卫东只能如实吐出两个字，“没有”，便立刻
引来“痴人说梦”的嘲笑。有流浪汉告诉他：
“不要戏弄我们了。”

可还是有些流浪汉被吴卫东打动了。
“波牛”，一个40多岁的胖子，是第一个

同意加入球队的流浪汉。年轻时的“波牛”喜
欢踢球，因为“性格太冲动”，很早就离了婚，
工作也不稳定，无力承担房租，十多年来一
直流浪街头。 他非常乐意加入这支球队，并
且常常帮吴卫东“从宿舍抓人来踢球”。

谭平新，一个赌博成瘾，输光了数百万
港币积蓄的男人，妻子带着儿子离他而去。
吴卫东为他申请到了免费的住所， 并动员
他加入球队。“我的球技好得很， 当年的外
号叫马拉多纳呢！”谭平新吹嘘道。

“醉猫”，一个52岁的中年男人。他在街
头已经流浪了7年，每天早上一起床，便往
肚子里灌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白酒， 一直
喝到天黑，每日清醒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戴着无框眼镜、 说话缓慢轻柔的王仲
维，是球队里除了周昌华之外唯一会踢球的
人。很少有人能看出来，加入球队前，他曾经
在街头露宿了近两年， 睡过露天足球场、街
心花园，还有深夜闲置的公共汽车。加入球
队时，他刚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

22岁的何颂斌， 是这支球队里最年轻
的成员。当吴卫东问他的联系方式时，何颂
斌只扔下一句———“你留email给我吧”。那
时，网络并不是很普及，可何颂斌“一天到
晚都在网吧里打游戏”，最高的记录是80多
个小时。

不过，无论是谁，第一个问题都是：“踢
球行呀，有什么好处先？”吴卫东也会淡淡
地回答：“有啊，一碗方便面。”

“我想他们愿意来，一半是为了踢球，
一半是为了方便面。当然了，他们跟我的关
系也OK。”事后，吴卫东这样总结道。

2005年1月的某天晚上， 十几名流浪
汉齐聚香港黄大仙草地大球场。 他们换上
吴卫东暂时借来的球衣， 穿上吴卫东买来
的“十几块一双”的白布鞋。这是球队的第
一场比赛，对手是一支社工联队。

开球之前， 前来采访的记者为这支球
队拍下了第一张合照： 十几位身穿同一服
装的流浪汉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曙光
露宿者足球队”。

这个名字是吴卫东起的， 他希望这支
球队，“能为这些身处黑暗的人带来一些光
亮”。

他想赢，他开始对自己有
要求了

裁判一声哨响， 曙光足球队的第一场
比赛正式开始。

在多年后的今天， 人们回忆起那场比
赛，用得最多的描述是———“滑稽剧”。

大部分球员根本不会踢球，“波牛”挺着
大肚腩，跑上几步就气喘吁吁；何颂斌骨瘦
如柴，一碰就倒；自称是“马拉多纳”的谭平
新，居然连基本的停球都不会；别人口渴了
喝水，“醉猫”却躲到角落里喝白酒，后来跑
累了，趁人不注意，擅自退场回家睡觉去了。

只有周昌华与王仲维会踢球， 但两人
也无力挽回败局。曙光队的第一场比赛，以
2比5告负。 进的两个球， 还是对手让他们
的，“后卫都懒得来拦截”。

前来采访的记者，戏称这支球队为“慢
联”———“进攻慢，防守也慢”。

不过， 这个结果也在吴卫东的意料之
中。比赛结束后，他拉着周昌华在球场散步
聊天儿。

“这些流浪汉是烂泥一堆，不值得帮。”
“人是会改变的，你以前不也是流浪汉

吗？”
“我不是，我只是曾经住在流浪汉之家

而已。”
事实上， 同样的对话在两人之间发生

过无数次，末尾总以周昌华对吴卫东说“我
是帮你，不是帮他们”而结束。他并不相信
吴卫东所说的“改变”。

但在吴卫东的眼中， 每个细节都可能
隐藏着“改变”。

比起结果， 吴卫东更关心的是如何管
住这些“吃喝嫖赌样样全”的流浪汉。比赛
前，他就帮曙光队量身定做了“十大规诫”，
包括在足球场内严禁抽烟、喝酒、赌博、吸
毒、粗言秽语、打架斗殴等。

一个他至今津津乐道的细节是， 有球
员听了“十大规诫”之后跟他争论：“如果我
的头在球场里面，烟嘴在球场外面，这算不
算场内抽烟？”

吴卫东觉得，这位球员“想看看如何钻
空子”，证明他“还是很尊重规则的”。他还
留意到，“醉猫”喝酒是“躲起来的”，这也是
一种改变。

但愿意接受“改变”的球员并不多。在
最初的两个月里，球队每次比赛，都有“超
过一半的新面孔”。

比赛前， 吴卫东通常要联系30多个流
浪汉，最乐观的情况，“一半会来，一半是敷

衍”。 而且最好比赛前一天再通知他们，因
为要流浪汉们“计划几天之后的事情，太难
了”。

现在回头看，许多球员印象最深的“第
一次”， 实际上是曙光队的第三场比赛。他
们的对手“个个都很年轻”，头20分钟，曙光
就输了个0比7。

比赛刚结束，一名球员就开始“问候”吴
卫东的母亲：“干你×，你找错对手啦，下次你
应该约一队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过来！”

与流浪汉打交道， 这样的挨骂并不罕
见。在大多数流浪汉的口中，亲热的时候，
吴卫东是“阿东”或者“东哥”，“一不满意就
问候你娘亲”。

但这次的“问候”，在吴卫东看来，是
“很大的进步”。

“他的意思，是他也希望有下一次，而
且他想赢。”吴卫东说，“他开始对自己有要
求了。”

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你在

说什么，不过我相信你

在那段时间里，最困扰吴卫东的问题，
还是资金。

流浪汉世界杯采取的是4对4的比赛规
则， 每支球队由4名主力球员与4名替补球
员组成。再加上一个社工和一个领队，去苏
格兰的费用需要24万港币。 对于流浪汉来
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不仅如此，最初的7800港币拨款，也已
经用得差不多了。

正当球队逐渐陷入困境时，2005年2月
中旬，吴卫东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电，事
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对方自称是一个对流浪汉世界杯很感

兴趣的商人。电话里，他问了吴卫东3个问
题：“你带过球队吗？ 你带过球队去国外参
赛吗？你打算怎么筹钱？”

吴卫东的回答也简单，两个“没有”，一
个“不知道”。于是，陌生人要求，先来看看
曙光足球队的比赛。

几天后，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矮小的老
人，出现在球场边。他的名字叫陈永柏，当时
64岁，是一家多媒体印刷管理公司的主席。

陈永柏不会踢球，却是个狂热的球迷。
他的童年时代，香港还没有电视机，要了解
球赛消息，唯有依靠报纸。出身穷人家的陈
永柏，每天盼着家人给他一角钱，这够买一

份晚报。报纸每天下午4时上架，陈永柏3时
50分就在报摊苦苦等待。

长大后，陈永柏事业日渐有成，他把对
足球的喜爱发展到了极致。 他曾经跑到现
场观看了3届世界杯。但陈永柏的心中还有
一个更大的梦想———拥有一支足球队，并
成为领队。

那天晚上，他看着曙光队的比赛，觉得
吴卫东“是在认真做事情”。比赛一结束，他
就向吴卫东提出，由自己负责筹款事项。

面对这个之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好

意，吴卫东半信半疑。不过，数天之后，他再
次接到了陈永柏的电话， 后者带来了一个
“不敢相信的好消息”：“钱，筹够了。”

陈永柏事后回忆， 他仅仅打了两个电
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一个“至今不想公开
姓名的有钱朋友”，筹来了10万元。第二个
电话， 他打给了香港的一家慈善团体———

和富社会企业的主席李宗德。 听完一番对
流浪汉世界杯的介绍， 李宗德笑着说：“其
实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过我相信
你，给你10万港币。”剩下的4万港币，陈永
柏算在了自己头上。

原本虚无缥缈的苏格兰世界杯， 突然
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

不埋怨，不放弃，在球队里
可以做到，那做人可不可以呢

2005年4月初，距离流浪汉世界杯仅有
3个半月， 曙光足球队的球员结束了3个月
来“娱乐为主”的友谊赛，开始进入“痛苦而
残酷”的集训。

有了陈永柏的帮助，球队“越来越像回
事儿了”。周昌华开始为能重新当一个足球
运动员而兴奋， 他还把自己过往在职业球
队受过的训练，用在了曙光队内。

训练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先是绕圈
跑步，仰卧起坐，俯卧撑，继而练习控球，传
球，射门。在仅有10分钟的中场休息里，球
员们累得“大字形”地躺在水泥地上，不愿
意起来。

一群流浪汉很难承受这样高强度的训

练，常常借机偷懒。周昌华却要求严苛，一
旦有球员偷懒， 就当场罚做蛙跳。“我就是
想你们辛苦， 就是想把你们训练到fit （匀
称、精壮）！”这个身高1.75米、皮肤黝黑的
男人开始在球员们耳边高喊。不久，他就被
媒体冠上“魔鬼教练”的外号。

在球队成立后的4个月内，曙光平均每
个月与其他球队进行3至4场比赛， 均遭败
绩。因为球员进进出出，大致维持在一半会
踢球、一半不会踢球的局面。
直到5月初，一个球技高超、走位灵活，

外号为“骰子”的流浪汉加入，败局才得以
打破。此前，“骰子”刚刑满释放，身无分文，
每天晚上睡在香港深水■的露天足球场。

在球场上，“骰子”与周昌华、王仲维很
快成为“铁三角”，曙光队的实力有了质的
飞跃。

不过，比起纯粹的球赛输赢，吴卫东更
看重的还是球员能否重新认识他们的人

生。而且，这群流浪汉的形象，也被他上升
到了“香港形象”的高度。

“我们出去了是代表香港的，不希望这
个叼着烟，那个勾搭女孩，那个又乱喝酒。”
吴卫东说，“他们踢球上有进步了， 总有一

天，他们也会想，做人也应该有进步吧。”
为了更严格地管理球员， 吴卫东与两

个社工搭档、 周昌华以及王仲维组成了一
个特殊的委员会。 每次训练之后，5人就一
起讨论球员的纪律问题， 对违反 “十大规
诫”的球员，最轻的惩罚是道歉，最重的是
停赛一场。

不久，他们在“十大规诫”之上又设立
了两个“最高原则”：“不放弃，不埋怨”。

在吴卫东的理解中，“不放弃”， 是对
自己的鼓励，而“不埋怨”，则是与他人建立
关系的信条。“不埋怨，不放弃，在球队里可
以做到，那做人可不可以呢？其实抽烟、喝
酒这些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面对自己的人
生，不放弃，不埋怨。”

他努力把这样的意识灌入球员们的脑

海里， 还为曙光足球队设计了一句口号：
“曙光，曙光，永不放弃！”每场比赛之前，这
群昔日的流浪汉们都要围成紧密的小圈，
手叠着手，大吼上一句。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
们都支持你

2005年6月下旬，距离流浪汉世界杯不
到一个月，参赛球员的名单尘埃落定，其中
包括周昌华、王仲维、谭平新、“骰子”、何颂
斌等8名球员。其他的球员，有的因为“叫人
去单挑”， 有的因为被检测出仍有吸毒，相
继落选。

只有一直积极参加训练的 “波牛”，是
主动放弃这个机会的。 吴卫东多次找他了
解原因，“波牛”却闭口不谈。

直到两年之后，“波牛”去世，吴卫东才
知道，在选拔期间，“波牛”已经患有癌症，
他想把这个机会留给队友。

入选后， 何颂斌突然失踪了。 过了几
天，他回到球队，吴卫东与周昌华才知道，
何颂斌失踪， 是因为他的家人不同意他去
参赛。

作为第一次代表中国香港参加流浪汉

世界杯的球队， 曙光受到了香港媒体的高
度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去参加流浪汉世界

杯，意味着“全香港人都知道你是流浪汉”。
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 相关政府部

门不允许曙光队在参赛球衣上印上香港特

别行政区区徽， 要求把区徽最外面一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 字样去掉，
只保留紫荆花的图案。

“如果你不给我们用（区徽），就来抓我
们吧！”吴卫东顶回了这么一句。

“社会对流浪汉的接纳，跟我自己的期
待，还差很远很远。”这是让吴卫东最伤感
的事，“社会不认同他们， 他们自己也不认
同自己了。”

于是，吴卫东开始鼓励球员接受采访，
宣传球队的正面形象。

起初“很抗拒”面对媒体的王仲维，在
接受了一两次采访之后， 便 “豁出去了”。
2005年7月9日曙光足球队举办的授旗仪式
上，王仲维担任司仪。他站在台上，几乎所
有香港媒体都把镜头对向了他。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超酷。”多年后的
今天，他夹杂着自得与自嘲地说。

而在同一天， 周昌华也用一种更特殊
的方式，告别了他的过去。

在这个授旗仪式上， 吴卫东请来了香
港的一支甲组球队， 为曙光队现场训练45
分钟。这支甲组球队里的许多球员，都是周
昌华从前的队友。 当介绍到周昌华是即将
参加流浪汉世界杯的“前甲组球员”时，他
只想“找一个洞钻进去”。

训练结束后， 一个此前一直不愿意搭
理他的老队友， 突然走上来拍了拍他的肩
膀，说道：“不要紧，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都支持你。”

那一刻，周昌华觉得肩膀上的那只手，
“很温暖”。

这和世界杯没有分别，开
场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升国旗、
唱国歌

2005年7月17日，曙光队的成员们一同
飞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开始了他们的“世界
杯之旅”。

他们与另外26支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
汉足球队， 一同入住了组委会安排的一个
大学宿舍，那是一个面朝大片草地的古堡。
3天后的早晨，27支球队一起从宿舍出发，
穿越爱丁堡的市中心， 挥舞着各自国旗或
地区旗帜， 巡游到比赛场地。 对这些打着

“流浪汉”旗号的队伍，沿途的路人都报以
鼓掌与微笑。

但到了比赛真正开始， 这群香港流浪
汉的轻松心情便一扫而光。

流浪汉世界杯是在4人制的小足球场
上举行的，每场球赛只有14分钟，球员的奔
跑速度快，肢体碰撞多。最初的4场比赛，曙
光队遭遇了4连败。

不过， 逐渐适应比赛规则的曙光队开
始后来居上，在同一天里接连打败法国、挪
威与捷克等国的球队。王仲维至今记得，那
是球队最开心的一天。

根据赛事规定， 接下来曙光队将与挪
威队进行两场比赛，两场的比分相加，胜出
一方将进入争夺第21、22排名的比赛，战败
一方则只能争夺第23、24排名。

第一场比赛，曙光队0:2落败。第二场，
4:2胜。总比分4比4，双方须以点球决胜负。

在这场比赛之前， 曙光队所有的点球
决胜都输给了对手，每个球员看起来都“很
紧张”。双方互射了4轮，都打平了，到了最
后一轮，守门员何颂斌先命中一球，又成功
地挡出了对方一球。曙光队最终胜出，所有
球员都扑到了何颂斌身上，玩起了叠罗汉。

“14分钟，我们在生死边缘来回走了几
趟，但最后我们还是赢了！”回忆起这场球
赛， 所有参加过的球员们都历历在目。最
终，头一回参赛的香港代表队，在27支球队
中名列第21名。

实际上，无论输赢，这支香港代表队的
每一个球员，在苏格兰都“像偶像一样”。13
场比赛下来，每一场都有大批观众为他们呐
喊与欢呼，大喊“Hong Kong，Hong Kong”。

“香港很多人花几百万港币、几千万港
币搞足球队， 可不能代表香港去出席世界
杯。”第一次担任领队的陈永柏，也抑制不
住内心的骄傲与自豪。在他眼中，这支由流
浪者组成的足球队， 也替他完成了自己的
梦想，参加了“世界杯”。

“这和世界杯没有分别。开场的时候，
我们也一样升中国国旗、唱国歌呢！”这位
白发老人微笑道。

吴卫东或许是唯一感到遗憾的人。这
个曙光队的创办人， 却没有随球队到苏格
兰。他要留在香港，与妻子一起迎接他们即
将诞生的第二个孩子。

“没去苏格兰，就像没有亲眼看着自己
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啊！”吴卫东回忆说。

毕竟他们踢过“世界杯”，
这个曾经实现过的梦想会跟着

他们一辈子

时间推进到2011年5月，吴卫东的第二
个孩子已经6岁了。

而在这6年里，在曙光队之后，已先后
有5批共40个曾无家可归的香港流浪汉，远
赴南非、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与巴西参
加“世界杯”。其中，陈永柏担任过4次领队，
周昌华则两次成为球队教练。

有所不同的是， 如今参赛球员已不再
全部来自曙光队，而寻找、组织与选拔球员
的工作，也不再由吴卫东独自承担。

从2007年开始， 参加选拔的民间组织
已经达到10个。每届世界杯前4个月，各个
民间组织派出的球队都要进行选拔赛，初
选出14名球员。 这14名球员随后参加为期
两个月的集训， 最终选出8名球员。 今年8
月，他们将代表香港，去法国巴黎参加最新
一届的流浪汉世界杯。

香港社会也给予了这些流浪汉越来越

多的关注。2009年，曙光足球队的故事被拍
成了电影。

陈永柏成为香港地区流浪汉世界杯筹

委会的联席主席。2010年9月， 筹委会向香
港特区政府正式提出申请 ， 由香港申办
2014年的流浪汉世界杯， 目前正在等待有
关部门的回复。

吴卫东是这个筹委会的6名委员之一。
像6年前一样，他最大的努力，依旧在于帮助
每一个来踢球的流浪汉， 负责每年的集训，
处理球员心理、行为与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要像帮助曙
光队一样去帮助他们。”指着训练场上那些
陌生的球员，他淡淡地说。

不过，对于曙光队的成员来说，生活还
是发生了一些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改变。

从外表上看， 变化最大的是守门员何
颂斌。身高1.78米的他，由于长期弓着背在
电脑前打游戏，养成了驼背弯腰的习惯，站
起来还不到1.7米。 可从苏格兰回来后，他
的腰板挺直了，变得“阳光了许多”，说起话
来也更有自信。

如今，何颂斌已被陈永柏聘请，进入了
后者的公司工作。而王仲维与“骰子”一起
接了些速递公司的外包单子， 开始了他们
的创业之路。

周昌华也已创业成功， 在陈永柏的帮
助下，他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业务十分繁
忙。

2008年年底，周昌华结婚了。陈永柏至
今记得，在婚礼上，周昌华的母亲紧紧抱住
了吴卫东与陈永柏， 有些哽咽地说：“全靠
你们，让我找回了儿子。”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6年里，在参
加过流浪者世界杯的香港球员中， 大约有
70%的人已经努力开始了新的人生。不过，
另外30%的人，“还是走上了回头路”。

从苏格兰回来后， 谭平新还是未能完
全摆脱赌瘾。此后几年，他开始复制从前的
生活，赚到钱了便去澳门赌场，输得精光又
落魄回港，重新过上了流浪汉的生活。

一直到2010年7月， 谭平新突然又来找
吴卫东，“想再试一下，能不能重新做人”。

谭平新重新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的工

作，业余时间，他也当起了志愿者，跟着吴
卫东一起去探访流浪汉。现在，他偶尔还是
会“赌一下马”，但已经6个月没去澳门了，
银行的户头上， 也逐渐开始有了存款。他
说，这一次 “可能真的能成功”。

在吴卫东看来， 这样的反复是在所难
免的。但他相信，当这些流浪汉再次跌倒的
时候，“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彻底放弃自己”。

“毕竟，他们踢过‘世界杯’，有过一次
代表香港的机会。这个曾经实现过的梦想，
会跟着他们一辈子，不断地敲打他们。”

击败挪威队后， 曙光队球员向观众致意。 今年3月， 吴卫东在最新一届选拔
赛上宣布赛果。

曙光队全家福： 左二为 “骰子”、 左四为谭平新、 左五
为周昌华、 左六为王仲维、 左七为何颂斌。

2005年7月，曙光足球队在苏格兰的流浪汉世界杯现场（后排左一为陈永柏）。


